
ZHENGZHOU DAILY 32021年6月20日 星期日 责编 陈泽来 校对 曾艳芳 电话 56568162 E－mail:zzrbzf@163.com 郑 风

鸿运当头鸿运当头（（国画国画）） 王长水王长水

姚水芹穿了刘夫人送给她的
衣服就更像模像样了。她很自
重，她在刘家也靠勤劳得到尊
重，她的举止渐渐有些尊贵味
道了。

姚水芹在一次到老板的卧
室开窗透气的时候，被他从后面
抱住了。姚水芹还没有反应过来
已经被刘老板扒光了衣服。大白
天在人面前赤身裸体，她是第一
次。她不知道是羞愧还是尴尬，
她自己都没有这样在墙上巨大的
穿衣镜里看过自己的身体，丈夫
同她生活了两三年，也没有这样
看过她。姚水芹紧张得手脚都不
知道放在什么地方，她差不多都
要哭了。但是她没有挣扎，她被
内心的恐惧攫住了手脚。虽然男
人高大威猛，她不是他的对手，
但只要她挣扎，他也毫无办法。
这是后来回忆这事儿的时候她的
想法。在当时，的确是她放弃
了。身子都被别人看到了，再挣
扎有什么意义呢？

那天完事后刘老板在她包
里塞了 1000 块钱。那是老板娘
送给她的旧包，到她手里后从来
没有装过那么多钱。她木然地拿

起包，接下来虽然该做的都做
了，但她不知道自己都做了什
么。她下班没有直接回赵伟峰那
里，而是跑到公园里，以手掩面
哭了个够。她甚至想到死了算
了，还有什么脸面见自己的家
人？特别是丈夫，那么老实的一
个人，从来不曾重口说过她。她
出来打工时承诺过，她一定做一
个对得起自己良心的人，一个让
自己看得起的人。她反复说过，
让他放心。

姚水芹决定第二天就去刘
家拿回自己的东西，她决定辞
工。但是第二天她到刘家的时
候，却发现只有刘夫人一个人在
家。刘夫人说，她的老毛病头疼
病犯了，老公替她出差去了。姚
水芹对她说了辞工的事儿。女主
人很是意外，温和地问道：“我
们有哪些地方对不住你吗？”

“不是。”
“那你是嫌工资低？”
“也不是。”
姚水芹咬住牙才没把刘总

昨天的事情讲出来。昨天为什么
不说？并且钱她是收下了的，让
她更有一种跳进黄河也洗不清的

感觉。她找不到更合适的理由，
只好小声嘟囔着说要回老家去。
刘夫人说：“如果有人出更高的
价请你，我尊重你的选择。但不
管别人给多高，我都会给你补
齐。” 她拉过姚水芹的手，放在
自己手里拍了拍，“我觉得做事
情不光是钱的问题，还有我们这
些日子的情谊呢。”

她 的 抚 慰 ， 还 有 这 几 句
话，一下子把姚水芹心里筑起来
的堤坝给冲垮了。姚水芹也不敢
抬头看她，眼泪忍无可忍地咽进
肚子里。

刘夫人说：“姚姐，我脑壳
疼得都要炸了，你赶紧洗手帮我
按摩一下。”

像 当 初 被 刘 老 板 强 暴 一
样，姚水芹竟然就这样半推半就
地留下了。半个月后刘老板回来
了，看见姚水芹，竟然有点新婚
小别的热切，稍有机会就热辣辣
地盯着她，让姚水芹逃的地方都
没有。瞅着刘夫人不在，姚水芹
小声向他哀求道：“本来我坚决
要走，是你夫人不放我！我求你
放过我，好吧？”刘老板也不回
答她，拉过她的手，在她手心里

塞了个小袋子，然后若无其事地
走开了。鬼使神差地，姚水芹竟
然把小袋子塞进裤子口袋里，一
直到下班，她都没有拿出来看看
是什么。好不容易熬到下班，她
神魂不安地回到赵伟峰那里，借
口不舒服，也不做饭，便关了门
躺下了。听听外面没有动静了，

才掏出那袋子看了，是一条精致
的金项链和一枚细细的金戒指。
杏仁大小的项坠是心形的，戒指
上也是托着同样一颗小小的金
心。她想起梦金子身上的那些挂
饰，心里泛起一种既幸福又委屈
的滋味。

此后，姚水芹这样被刘老
板抱的事情又发生过好多次。事
情总是这样，一有了开头，就停
不下来了。她不知道自己是不是
喜欢刘老板，但是她觉得他不让
人讨厌，他至少比自己老家的丈
夫让她感觉好。

刘老板悄悄地给姚水芹塞
过几次钱，有时五百，有时一
千。他让她去买衣服，他说，我
知道你不是那种拿钱能买到的女
人，但我不能亏待你。他说，我
家还有一小套旧房子，我回头让
人收拾了给你住。

姚 水 芹 想 好 了 ， 春 节 回
家，就向丈夫提出离婚。要是他
不肯离，她就把这些事情一五一
十地说出来，要是丈夫肯原谅
她，她仍然好好跟他过日子。她
没学坏，她不是坏。当她拿到刘
老板给她的钱的时候，首先想到

的就是丈夫和孩子。她还真惦记
着刘老板的那套房子，有了这套
房子，她可以把女儿和丈夫接过
来一起生活。

六
现在郑州老家这里只剩下

了大姐一家人。弟弟随弟媳一家
搬去了开封，母亲和小妹又跟我
去了深圳。原来二姐和二姐夫住
在辖区的东南角，他们在那里开
了一家小饭店，主要卖卤肉、羊
肉汤等地方小吃。二姐的卤肉店
在附近很有名气，她会做生意，
也很会做人。由于她的卤肉卖不
完其他小店就没有生意，所以她
每天卤多少肉是定量的，去得晚
了就没了。她之所以这样做，主
要是想给同行留足买卖空间。后
来二姐查出淋巴癌，为了看病方
便，他们卖掉饭店和住房，搬到
市人民医院附近去了。那儿离火
车站比较近，到外地看病出行也
比较方便。

大姐住的地方早已经由村
庄变成了社区，是村子拆迁之后
就地安置的。大姐夫在村里人缘
好，大小也是个村干部，所以他
们家分了临街的三层楼。大姐和

大姐夫开的也有饭店，店面比二
姐的要大得多。当初大姐执意要
起个“大饭店”的招牌，大姐夫
不同意，说二妹开个小饭店，我
们起个大饭店的名字，自己不说
什么，人家外人会看咱们的笑
话。但大姐执意这样做，后来虽
然生意做得很红火，但她的口碑
还是赶不上二姐。二姐把饭店卖
掉搬走跟这有没有关系，不得而
知。二姐就是这种性格，对谁都
谦让，酸辣苦甜都搁在自己心
里，从来不抱怨什么。

陆续有了孙子辈之后，大
姐忙不过来，大姐夫也不想干
了，就把一楼二楼的饭店承包给
人家。他们一家住在三楼。说实
在的，有这么多年的积累，他们
的日子过得轻松又殷实。

大姐和大姐夫都是二婚。
要说也不算，反正也没办结婚
手续就在一起过了。他们的婚
姻认真说起来，绕的圈子还真
不小。大姐现在嫁的这个人，
我可以喊他姐夫，也可以喊他
表 哥 。 表 哥 的 母 亲 是
我 二 姨 。 二 姨 是 母 亲
的堂妹。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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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斋闲品

1996年 10月 30日，马未都创办
观复博物馆，这是国内第一家获政府
批准的民办博物馆。如今 25年过去
了，观复博物馆在北京和上海两地设
馆，让大批民众走近中国传统文化。
作为一名文化学者、收藏大家，马未
都的个人经历一直为人所好奇。或
许我们可以在这本新近由人民文学
出版社出版的散文集《背影》中，一窥

“成为马未都”背后的秘密。
《背影》是马未都为故去亲友所

作，书中人物身份各异、亲疏有别，都

在作者心中留下深刻的印痕。25个
人 25篇文章，我们得以从马未都与
这些友人交往的侧写中，看到一段特
定时期的历史，折射改革开放初期至
今的文化热、收藏热。

《背影》一书侧写了马未都的成长
轨迹。书中所涉的人事物渐远，唯有
文章留存着那些记忆。岁月奔驰，文
物和文字一样，静默不语，却容纳了那
些快乐、悲伤、愤怒、失落的人生故事，
马未都记录下这些逝去故人的身影，
也记录下他60余年的生活足迹。

新书架

♣ 蒋肖斌

马未都新书《背影》不说收藏说“人缘”

近日，香港演员胡杏儿在生下第
三胎后，高调宣布“封肚”，以后不再
生了。孤陋寡闻如我，头回听说“封
肚”这个词，很觉新鲜，但在网上一
查，原来这个词早已问世多年，我不
过是少见多怪罢了。譬如，人称“千
亿媳妇”的香港演员徐子淇，在生下
四胎后宣布“封肚”；香港演员蔡少芬
在生下三胎后宣布“封肚”；美籍华语
流行乐女歌手范玮琪生下双胞胎后
宣布“封肚”；最为夸张的是，台湾歌
手陈嘉桦，生下一胎就宣布“封肚”。

封，有封闭、封锁、封存之意。通
俗地说，不干了，停止了，拜拜了。影
片、电视片拍摄工作结束叫封镜，戏班
年终休息叫封箱，官员年底不再办公
了叫封印，江河湖海禁止捕捞了叫封
渔，不准砍伐树木了叫封山，但这些个
封，都是相对的，有一定时间限制的，
换言之，有封有开，不是彻底关封。比
较起来，与“封肚”一词意思最为接近
的可能是文人的“封笔”，这“两封”都
是永久性的，绝对的，不反复，不回头。

“封肚”与“封笔 ”，无疑都是进
行充分自我评估后的明智决定。“封
肚”的女明星，大部分都是儿女双全，
有的甚至翻番，满足了大家族和小家

庭的需要，再生也不过是锦上添花、
可有可无，那就不如见好就收。“封
笔 ”的作家，大多也是觉得自己功德
圆满，著述丰厚，文坛上有地位，文学
史上有痕迹，粉丝不少，拥趸多多，也
该歇歇了，就此停笔，急流勇退，也算
是画了个圆满句号。

“封肚”与“封笔 ”，其实都是名
人名家的炒作或造势。明星的“封
肚”，既知会公众，又为自己做了一次
免费广告，提高了一次知名度。作家
的“封笔”，也与明星“封肚”有异曲同
工之妙，进一步叫响了名头，宣传了
作品，巩固了文坛地位，扩大了读者
中的影响，可谓一石多鸟，收益多
多。而那些成就与影响不大的作家

们，则默默无闻，自娱自乐，写了点什
么，封不封笔，都没人注意。所以，一
个作家要想取得“封笔 ”资格，还得
好好努力一把，拿出精品，争取先成
个名家再说。

“封肚”与“封笔 ”，最重要一点，
都是肚里有货才能封。如果腹中空
空，胸无点墨，封不封都无意义。《笑
林广记》载，秀才写文章，磨磨蹭蹭，
半晌写不出几个字。秀才娘子不解：
我看你平日喝酒打牌精神百倍，写篇
文章咋就比俺们女人生娃还难呢？
秀才答曰：那可不一样，你们那是肚
子里有货，我是肚子里没货。作家也
最怕肚子里没货。因为不接地气或
疏于学习提高，一些作家肚子里早已

没有积累，没有故事，没有人物，没有
情节，没有章法，已到了江郎才尽、黔
驴技穷的份上，靠吃老本混迹文坛，
那你还不封笔更待何时？

“封肚”与“封笔 ”，都要话出行
随，斩钉截铁，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如果哪个当众宣布“封肚”的明星，肚
子突然又鼓起来了，恐怕是很丢人的
事，也难给大伙交代，毕竟是个公众
人物。文人“封笔 ”也是如此，既然
声明了，那就从此彻底绝缘文坛，再
不回头。金庸宣布封笔，退出侠坛时
才 48 岁，人生刚过完一半，如日中
天，正当壮年，实在是可惜，但他一直
信守承诺，没有反悔。也有个别作家
是封了又写，写了又封，随心所欲，把
封笔视同儿戏，被人当成笑柄。

明星是否“封肚”，说到底是她自
家私事；作家是否“封笔 ”，却事关众
多读者。国外曾有狂热粉丝因其喜
爱的作家宣布封笔而企图自杀，逼得
作家不得不收回封笔声明，这或许是
对一个作家的最高褒奖。也有读者
因讨厌某作家的作品，希望其早日封
笔，不要再谬种流传。作家要是干到
这个份上，也确实没啥意思了，再写
下去是对读者也是对自己的折磨。

灯下漫笔

♣ 董全云

♣ 陈鲁民

人生讲义

宋太宗赵光义《缘识》诗云：“耳根唯愿常
清静，更得四时风雨顺。”当皇帝的每天都要被
前朝后宫各种声音包围，如何才能不被杂音噪
音所扰，当然很重要。其实但凡世人，都有个
耳根清净的问题。

《伊索寓言》中有个“父子抬驴”的故事。一
对父子去集市上卖驴，起先是赶着走的，有人见
了笑爷俩蠢，有驴不骑偏要走路；后来改儿子骑
驴父亲走路，有人说儿子不孝顺；再改父亲骑驴
儿子走路，有人怪父亲不爱幼；而爷俩一同骑驴
呢，又被人数落不怕把驴累死，无奈父子俩干脆
捆了驴的脚，抬着走拉倒，临了驴不乐意，过桥
时挣脱绳子掉河里淹死了。故事是夸张的，但
其理也自彰。《诗经》中的《采苓》篇，也是用夸张
的手法，比兴全诗，告诫人们，首阳山顶上有茯
苓，山脚下有苦菜，山东边有芜菁，这些不可信
不靠谱的讹传或谣言，每个人都有识破的能力，
岂能人云亦云、轻信盲从？茯苓、苦菜、芜菁是
那个时代的生活必需品，哪里有哪里没有人尽
皆知，所以诗歌作者才有此告诫，也警示了三人
成虎、谎言百遍的可怕。

人人都有一张嘴，不让人说话是不可能
的。但听谁不听谁，听什么不听什么，就在于
个人了。上世纪五十年代至今一直选为小学
课文的寓言故事《小马过河》，更是人人皆知，
小马在妈妈的开导鼓励下不但勇敢地过了河，
而且不同于松鼠老牛的说法，对河水的深浅有
了自己的体验。齐景公耳根不净，被晏子设局
两桃杀三士，宋神宗疑神疑鬼，“乌台诗案”把
苏轼害得够惨，而汉光武帝不听谗言，保护了
为建立东汉政权立下汗马功劳的大将军冯
异。还是那句话：“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

其实事也不难。首先得管好自己的嘴，不
该问的不问，不该说的不说，不该传的不传，以
免招是非，或生是非。本是是非人，谈什么耳根
清净？再就是管好或用好自己的耳，不该听的
不听，或做到耳慧心亮。北齐文学家刘昼在其
《新论·清神》中提倡“静耳而不听”，也是这个意
思。当下有人处在一种“泛忧”状态，为他人的
事，为社会上的事，为天下的事可谓操碎了心。
风雨读书声，家国天下事，所谓“声声入耳，事事
关心”，表达一种心绪或心境可以，果真照做，必
定乱耳乱心。事实上，认清角色定位，该干吗干
吗，把自己该尽的职责尽好，该做的事做好，才
是正经，也是最好的净耳静心之道。

当然，宋太宗的做法也可借鉴，他每日手
不释卷，曾用一年的时间就读完了当时的百科
巨著《太平总类》，并劝人读书，提出“开卷有
益”。据说在他的影响下，不爱读书的宰相赵
普也读了半部论语，并自卖自夸“半部论语治
天下”。据说的事未必就真，但读书使人聪明
却是真的。

洒墨灯前悟道洒墨灯前悟道
凝烟砚里参禅凝烟砚里参禅（（书法书法）） 窦效民窦效民

净耳而不听
♣ 周振国

追根溯源

关关雎鸠
♣ 高明乾

“封肚”与“封笔”

芒种前后，田地里的麦穗就像
将要分娩的孕妇，饱满，金黄。长长
的刺芒四向乍着，护着自己的麦壳
里日渐丰盈的颗粒。放眼四望，那
连成一片的金黄让大地变得富庶和
华贵。

丰收在望了，农人的心弦也随
着日渐绷紧。“布谷，布谷！”随着布
谷鸟的一声声催促，他们听从麦子
的召唤，就有条不紊地开始了麦收
的准备。

仿佛在暗地里飙着劲儿，麦子
一天一个样，麦收的锣鼓在每个农
人的心里敲响战鼓。爷爷找来磨刀
石，将家里的镰刀一把把地磨得锃
亮，用大拇指轻轻摸一下，吹毛即
断。父亲算准日子请了假也从单位
赶来，爬到堆放物品的阁楼上，翻出
上面浮了一层灰尘的木锨、铁叉、扫
帚、麻袋等农具，修好架子车，备齐
了拉麦子用的草绳……爷爷开始糙
场，把麦场的地平整，再套上一个石
磙，来回一圈圈地碾压平实，连边沿
的草都用铁锨连根拔起，麦场清理
得像面干净硬实的镜子。

爷爷每天都要去地头转一圈，
他眯着眼睛，咧着嘴，查看着麦情，
这收麦子啊，晚不得还急不得，否则
麦子就不够饱满不够干。掐一个麦

穗，轻轻一揉，呼一口气，吹去麦壳，
放到嘴里嚼，干，筋道，满嘴都是麦
子的清香！

头天晚上全家人都吃饱饭 ，早
早睡下。清早，趁着天儿凉快，一人
一把镰刀一个毛巾，又带了一大壶
水，戴上草帽，穿上长袖的衣服，否
则，那金黄的麦芒可爱欺负人，扎得
胳膊和手腕红肿，又痛又痒，“芒刺
在身”，发明这词的人一准割过麦子
或者趟过麦棵哩！

在金黄的麦田里，一人把齐几
垄，右手握镰，左手拢一把麦棵，弯
腰 ，唰唰唰，跟比赛似地齐头并进、
往前飞的感觉。麦收抢的是时间，
麦子熟了不等人，一场雨，两天进不
了地，稍一疏忽，麦子在地里发了霉
或者长了芽，那半年的忙活就全打
了水漂。

急性子的爷爷和父亲赶活儿，
这两天黑虎着脸，呲呲地喷溅着火
花 ，我们姊妹几个都溜着边躲着他
俩，生怕不小心挨训。

六月的天像娃娃的脸。这会太
阳正好着呢，忽然一场雨劈头盖脸
地就来了。呀，我家麦场里还晒着
麦子呢！三哥四嫂，五叔六婶，叫着
笑着，拎着家伙什就往麦场跑，手忙
脚乱，收拢，遮盖，打仗似的一阵紧

忙活，浑身汗水顺身流。
最早碾麦子是每家的牲口拖着

个石磙，由一个人指挥着牲口，在摊
开的麦秆上转圈碾。再后来家家又
买了拖拉机，就没那么累了。

等碾过麦子，就开始扬场了。顺
着风 ，用木锨把麦子高高扬起，灰尘
和麦壳迎风飘一边，金灿灿的麦子就
乖乖地留下了。这可是个技术活哩，
作为一家之主的男人哪个不会扬场，
那可是会被人看不起的哩！父亲和
爷爷扬场时，我就仰着个小脸看，看
那扬起的麦粒和麦糠麦壳麦秸，一次
次地被分离开，那一次次划出的金色
的弧线，在自豪地向老天向村人书写
着一年的好收成。

五黄六月的日头很毒，三两天
的工夫，麦子晒得差不多了，爷爷
随便抓几粒填进嘴里，嘎巴一咬，
又硬又脆，干嘣嘣了，晾晒才算结
束。一家人，撑袋子的撑袋子，铲
麦子的铲麦子，傍晚时分，落日余
晖里，麦子被装在麻袋里小心地被
我们请回了家，倒进麦仓，或者堆
在屋里。我们的学费、书本钱、花
布衫钱，一家人的油盐酱醋开支，
就在这堆麦子里。

晚上，麦子收获好，村里的人轮
番请电影放映队来村里放电影。几

个邻村的人都收完了麦子，晚上聚
了堆儿，白色的银幕扯开四角捆在
大路两边的电线杆上。电影的名字
是什么，都记不清了，可是那年大家
麦子丰收的高兴劲却几十年了依然
难忘。轮流放电影，放了有半个月
的电影，可把我们这帮小孩子乐疯
了，小老鼠一般在白色的银幕下钻
来钻去，追着，跑着。

麦子收完了，只剩下几个金蘑
菇般的麦秸垛。一个个麦秸垛堆得
瓷实、齐整，圆肚子、圆顶，成了孩子
们的乐园。我们在这里捉迷藏、翻
跟头、拽开几把麦秸，对着漫天星
星，躺着说悄悄话，常常玩得忘了吃
饭 ，被 家 人 长 一 声 短 一 声 地 唤 回
家。还有几只母鸡也选了这里偷偷
地下蛋，待完事了才红着脸，“咯咯
嗒、咯咯哒”地趁人不注意踱着方步
慢慢钻出来……

现在，村里的人割麦子有了收
割机，农人们开着小奔马直接从麦
田拉回麦粒，摊在平房顶上或者门
前的大马路上晾晒。村里的打麦
场逐渐被人荒废和遗忘，可童年的
麦场里的叫嚷和欢笑在我的记忆
里永远也挥之不去，金黄的麦秸垛
也就变成了萦绕我心头的一抹美
丽的乡愁。

麦 场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
女，君子好逑。”这是《诗经》的开篇之
作《关雎》中脍炙人口的优美诗句。

悠悠的一曲雎鸠和鸣，成了千
古绝唱，以喻男女和谐的美满爱
情。雎鸠对爱情的执着，忠贞不渝，
成为理想伴侣的象征。《易林晋之同
人》曰：“贞鸟雎鸠，执一无尤。”《诗
经通义》说“关关雎鸠”时，认为“雌
雄情意专一”“尤笃于伉俪之情”。
总之，雎鸠是贞鸟，成了爱情忠贞的
化身。

雎鸠究竟是什么鸟？千余年来
争论不休。有人说雎鸠是白腹秧
鸡，现在网上有人说雎鸠是大雁，有
人说雎鸠是苇莺，这些说法，都难以
使人信服。

民国时的吴秋辉对雎鸠的解释，
大体说来鸠类是水边的鸟。他对

“雎”字的解说，更是令人耳目一新，
谓“雎”的“且”旁是“祖”的古字，作

“大”字解，右面的“隹”是特为加上去
的，雎鸠就是大鸠。鸠类中最大的是
鸿雁，雁的爱情真挚而不狎昵，正所
谓“挚而有别”，用来比拟君子淑女再
合适不过。因此他断定雎鸠就是鸿
雁。雎鸠因其头顶的冠羽颇具王者
的气度与风范。因此，古人亦称王
雎。汉扬雄在《羽猎赋》中有一句：

“王雎关关，鸿雁嘤嘤。”显然，在扬雄
看来，这是两种不同的鸟。

本人不满足于这些答案，多少
年来寤寐以求，终有一天我查到
了。《毛诗故训传》中说：“关关，和声
也。雎鸠，王雎也，鸟挚而有别。”
《尔雅》中说：“雎鸠，王雎。”郭璞注：
“雎，鵰类，今江东呼之为鹗，好在江
渚山边食鱼。”

我特别看重李时珍在《本草纲
目》卷四十九鹗（鱼鹰）中说：“鹗状
可愕，故谓之鹗。其视雎健，故谓之
雎。能入穴取食，故谓之下窟乌。
翱翔水上，扇鱼令出，故曰沸波。”
《禽经》云：王雎，鱼鹰也。尾上白者
名白鷢。”又说：“鹗，雕类也。似鹰
而土黄色，深目好峙。雄雌相得，挚
而有别，交则双翔，别则异处。能翱
翔水上捕鱼食，江表人呼为食鱼
鹰。亦啖蛇。”

李时珍可是个大学问家，文、理、
医兼修，书考八百余家，通古博今。
他说的“鹗”后世可信，与今名一致，
可以说“鹗”就是古代的雎鸠了。

鹗是鹰科鸟类,又称鱼鹰、雕
鸡、沸波、下窟乌等。鹗又称鱼鹰，
但不是渔翁驯养的鱼鹰（鸬鹚）。有
人说，雎鸠恐怕早已灭绝了吧！不
是的，但还是有灭绝的危险。鹗在
中国原来分布较广，近几十年，有些
地方（如云南）已经消失，其他地方
的种群数量也在减少。现已被列入
中国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属国
家级保护动物。

鹗是中型猛禽，体长 51 至 61
厘米。前额、头顶、枕和头侧皆白
色，微缀皮黄色，头顶有黑褐色纵
纹，枕部羽毛呈披针形，形成短羽
冠，头两侧各有一宽黑带从前额基
部过眼到后颈。上体黑褐色，微具
紫色光泽。下体白色，胸部有赤褐
色斑纹，翼下覆羽白色，有暗色斑。
常栖息活动于湖泊、河流、水库、海
岸等水域，单独或成双活动，多在水
面上低空缓慢飞行。

鹗的外趾可向后反转，形成对
趾，趾上布满刺状鳞，适合捕捉光滑
的鱼类，也捕食蛙、蜥蜴、小型鸟类
等。繁殖期中国南方在二至五月，
东北多在五至八月。


